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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通过双线叙事结构实现了时空穿越的艺术效果。小说中的两个艺术意象——“达

林顿府”与“乡村旅程”——分别对应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中的“城堡时空体”与“道路时空体”。“达

林顿府”体现了大英帝国的文化与秩序，而“乡村旅程”则隐喻了主人公兼叙述者史蒂文斯的人生道路

与个人成长。通过空间的并置，这两个时空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指向大英帝国历史的“城

堡时空体”与反映战后英国社会新变化的“道路时空体”探讨了国家与个人身份的问题。本文分析了《长

日留痕》中这两个艺术意象的时空体特征，揭示了小说中蕴含的历史、成长与身份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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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chieves an artistic effect of time-space traversal through 
a dual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two artistic images in the novel—“Darlington Hall” and “countryside 
journey”—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the “castle chronotope” and the “road chronotope” in Bakh-
tin’s chronotope theory. “Darlington Hall” embodies the culture and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while 
“countryside journey” metaphorically denotes the life path and personal growth of the protagonist 
and narrator, Stevens. Through the juxtaposition of spaces, a “dialogic” relationship is formed be-
tween these two chronotopes: the “castle chronotope” that points to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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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oad chronotope” that reflects the new social changes in post-war Britain, engaging in an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and individual identity issu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ronotopic features 
of these two artistic images in The Remains of the Day, revealing the inherent themes of history, 
growth, and identity in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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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凭借精妙叙事与深刻哲思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经典。小说以史蒂文斯六天乡村

旅程(现实时间线)与达林顿府碎片化回忆(历史时间线)交织，形成时空交错效果，构建起历史与现实的对

话场域，暗藏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的纠葛，为学界解读提供丰富空间。西方哲学对时空的探讨源远流长，

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为文学叙事研究提供关键工具。他将“文学中时空关系的本质联系”定义为“时空

体”[1]，核心是时空不可分割、相互转化，且不同时空体具有对话性。“多数时空体元素表现为可感知

的艺术意象，地点与场景最为常见。”[2]《长日留痕》中“达林顿府”与“乡村旅程”，恰契合“城堡

时空体”与“道路时空体”特征，是解读时空叙事与身份主题的关键。 
梳理国内外研究，现有成果集中于三方面：其一，叙事技巧研究，国外学者如彼得·布鲁克斯分析

回忆与现实交织的叙事动力，国内聚焦双线叙事、不可靠叙述等，但多停留于形式层面，忽视时空叙事

与主题的关联；其二，身份认同研究，国外以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为核心(如戴维·戴姆拉什探讨“英

国性”重构)，国内侧重身份迷失与危机，但缺乏时空理论整合框架；其三，历史记忆研究，学界认可文

本对帝国衰落的反思，但缺乏时空作为记忆载体的具象分析。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缺口：多割裂叙事形式

与主题内涵，缺乏时空体理论视角下核心意象的系统解读。基于此，本文以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为支撑，

聚焦“达林顿府”(城堡时空体)与“乡村旅程”(道路时空体)，构建“时空意象–叙事结构–主题内涵”

分析框架，剖析二者时空特征与对话张力，揭示时空叙事对个人及民族身份重构的推动作用。 

2. 达林顿府：历史的见证 

巴赫金指出，18 世纪末英国“哥特小说”中常见的“城堡时空体”具有内在的历史性，能够动态地

描绘历史小说的各个阶段。“城堡充满了狭义上的历史时间，即历史过去的时间……传说与传统通过不

断提醒过去的事件，赋予城堡及其环境的每个角落以生命力。”[2]在小说中，达林顿府象征了大英帝国

的文化与秩序，构建了昔日辉煌的神话，同时也揭示了英国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帝国性。 
史蒂文斯服务的达林顿府是一座真正的历史性英国庄园。在史蒂文斯看来，“世界是一个轮子，这

些大宅位于轮轴中心，它们的重要决策向外辐射，影响所有围绕它们旋转的富人与穷人”[3]。英国庄园

作为地理空间，是城堡的变体，拥有奢华优雅的住宅、庄严的贵族与忠诚的管家。作为英国传统文化的

产物与代表，庄园是世袭贵族达林顿家族的祖产，拥有超过 200 年的辉煌历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庄园成为政治精英与名流的聚集地，也是众多重要国际会议与事件的发源地。历史时间在这一空间中凝

结，特殊的形式赋予其时间维度，实现了空间的时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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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庄园是一个权力空间，暗示了等级差异。肯顿小姐的一封信揭示了庄园的广阔：“我非常

喜欢从二楼卧室俯瞰草坪的景色，远处是丘陵……下方，杨树的影子投射在草坪上。在我们的视野右侧，

草坪缓缓上升，通向凉亭所在的位置。”[3]不难想象，这座贵族庄园是通过拆除无数村庄与农舍建造的，

以便贵族们能够享受宁静的景观。这一广阔空间本质上是自中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庄园制度的缩影，是

历史的产物。这一制度作为英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支柱，统治者从庄园中的农业劳动者身上榨取财富

并维持社会秩序。庄园的外部空间将英国贵族与平民分隔开来，物理上体现了社会等级。 
在庄园内部，明确的空间划分代表了不同的阶级领域。主人的生活区位于楼上，而仆人的生活区位

于楼下。小说主要描绘了书房、宴会厅、餐厅、客厅、吸烟室、台球室、客房与图书馆。庄园的中心是达

林顿勋爵的书房，他在这里分配任务并接待重要客人。达林顿府空间的有序安排反映了塑造帝国的价值

观与政治内涵，同时也体现了空间的张力。达林顿府的有限空间不仅代表了英帝国的国内统治，也象征

了殖民时代的权力格局。 
“在文学中，时空体的主要范畴是时间。”[1]巴赫金将时间置于优先地位，因为它在意义生成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时空体为事件的展现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得益于在明确界定的空间区域内，

人类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标记的密度与具体性的特殊增加。这使得围绕时空体构建事件的表现成为可能。”

[1]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中，空间为意义生成提供了舞台，而时间则是内在纹理。历史变迁赋予空间不

同的意义。 
达林顿府的兴衰象征了帝国秩序的瓦解。随着二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帝国身份开始崩溃。达

林顿勋爵去世后，建于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达林顿府被卖给美国人法拉第。曾经的管家史蒂文斯继续为

新主人服务。此时，史蒂文斯与另外三名仆人一起工作，与达林顿府鼎盛时期雇佣的 28 名仆人形成鲜明

对比。曾经生机勃勃的达林顿府以其多样化的劳动力为传统，旨在维持英国贵族的高质量生活并展示古

老帝国的辉煌。随着庄园内仆人数量的急剧减少，大部分区域被闲置。“广阔的仆人区——包括后走廊、

两间储藏室与旧洗衣房——以及二楼客房走廊将被防尘布覆盖，仅保留主要的一楼房间与部分客房。”

[3]时间无情地向前推进，遵循线性发展。达林顿府的空间转变是线性时间的结果，反映了政治与社会声

望的盛衰。从 1920 年代到 1950 年代，世界秩序发生了转变，英国帝国的国际影响力下降，其霸权地位

被美国取代。达林顿府的逐渐美国化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权威的丧失与新世界秩序的建立。 

3. 乡村旅程：成长的历程 

“在单一作品或单一作者的全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多个不同的时空体……其中一个时

空体通常包含或主导其他时空体。”[1]《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乡村旅程与达林顿府并非简单对立

的二元时空，二者相互渗透、彼此交织——“道路”承载着现实流动的时间轨迹，却始终被“城堡”的历

史记忆所缠绕；“城堡”看似是凝固的历史空间，实则曾是搅动时代风云、试图影响未来的政治场域，二

者共同构成了文本中时空体的复杂张力。 
小说以史蒂文斯的乡村旅程为表层叙事线索，章节标题勾勒出清晰的旅行路线，时间推进与事件发

展构成了典型的“道路时空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看似自由的“道路”从未真正脱离达林顿府这一

“城堡时空体”的笼罩：史蒂文斯虽行走在乡村旷野中，其思维与记忆却始终被“城堡”所禁锢，达林顿

勋爵的言行、府中过往的琐事、管家职业的准则，如同无形的枷锁，反复在他的旅途中浮现，左右着他

的认知与判断。与此同时，达林顿府这一“城堡”也绝非完全静止的封闭空间——它曾是英国上层政治

活动的中心，达林顿勋爵在此接待宾客、商讨时局，试图以自身影响力介入国际政治走向，成为连接过

去与未来、个体与国家的重要枢纽，其内部涌动的政治活力，打破了“城堡”时空体固有的静态想象。 
史蒂文斯、达林顿勋爵与达林顿府的历史被浓缩在“城堡”空间中，又通过史蒂文斯的回忆，不断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6.141009


杨婉婷 
 

 

DOI: 10.12677/wls.2026.141009 67 世界文学研究 
 

投射到“道路”时空之中。随着史蒂文斯在旅途中对回忆空间的反复回溯与详细描述，故事时间在现实

与历史间不断穿梭，“道路”的流动性与“城堡”的厚重性相互渗透，使两个时空体形成了深度对话。根

据巴赫金的观点，“道路”主要是偶然相遇的场所，并标志着时间的起点与终点。在“道路”上，多样的

人物不断交汇，空间得以扩展，随着时间推移，“道路”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意义。当个体在特定空间中

经历停滞、断裂或不安时，在道路上的怀疑与内省，使他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现实并接近真理。 
对史蒂文斯而言，达林顿府这一“城堡”既是他坚守职业道德、寻求他人认可的精神家园，也是他

身份建构的核心载体。随着大英帝国权力空间的逐渐崩溃，“城堡”的象征意义不断消解，史蒂文斯的

身份建构也随之面临危机。他将这段乡村短途旅程视为“一个良好的职业动机”，试图以此保留完美管

家的头衔[3]，声称旅行目的是寻找前雇员肯顿小姐以补充府中人员——这一借口本身，便彰显了“城堡”

对他的深层束缚：即便行走在“道路”上，他的行为逻辑仍未脱离达林顿府的需求，“城堡”的规则始终

主导着他的自我认知。但与此同时，这段乡村空间体验，也暗藏着他“试图摆脱达林顿府与自我的束缚”

[4]的潜在诉求，“道路”的流动性为他提供了反思“城堡”秩序的契机，二者形成了“禁锢与挣脱”的

微妙张力。 
小说中的“道路时空体”，生动描绘了英国人民在帝国衰落中反思与重新定位个人与国家身份的动

态过程；而“城堡时空体”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又为这份反思提供了核心对象与情感底色。“巴赫金认

为，现代个体最核心的问题是成长，这主要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运动。在所有文学体裁中，小说的时

空体最适合表达现代成长主题。”[5]在史蒂文斯的旅程中，时间与地点不断变化，他通过与自然、普通

人的接触，逐渐唤醒自我意识，但这份觉醒始终伴随着“城堡”记忆的拉扯——他既渴望摆脱过去的束

缚，又无法真正割裂与达林顿府的联系。 
史蒂文斯根据 1930 年代流行的《国家地理杂志》规划六天行程，这一细节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过往

的追忆与眷恋，而这份情绪正源于达林顿府所代表的“城堡”时空的浸染。旅程第一站设在索尔兹伯里

郊外，这里坐落着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与达林顿府一样，承载着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符号。史蒂文斯坦

言，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今天早晨看到的连绵起伏的英国乡村景色”[3]，在他眼中，英国景观的“伟

大”在于其“宁静的美”与“克制感”，而其他国家的风景则“因不合时宜的表现力而显得逊色”[3]。
这种优越感的背后，是“城堡”时空所塑造的帝国中心主义认知——即便身处“道路”之上，他对风景的

评判标准，仍未脱离达林顿府所代表的传统秩序与审美体系，“城堡”的思维禁锢在此尽显无遗。 
旅程第二天，史蒂文斯在多塞特遇到一座半被防尘布覆盖的维多利亚庄园，主人打算出售这座“不

合时宜”的宅邸。这座庄园如同达林顿府的缩影，既是“城堡”时空的象征，也暗示着传统贵族空间在时

代变迁中的衰落。与庄园司机交谈时，史蒂文斯多次否认自己受雇于达林顿勋爵，这份无意识的尴尬与

羞耻，源于“城堡”时空的历史污点——达林顿勋爵的政治失误，让他既想逃离“城堡”的负面标签，又

因长期的身份依附而无法彻底割裂，“城堡”与“道路”的张力在此达到顶峰：他行走在“道路”上，却

始终被“城堡”的历史包袱所拖累。 
德文郡在旅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道路”对“城堡”认知进行冲击的核心场域。史蒂文斯在此

领略乡村美景，感受普通人的淳朴善良——为母鸡停车赢得农妇感激、汽车没油时受泰勒夫妇款待，这

些经历让他的固有观念受到显著挑战。尤其是与村民关于“尊严”的讨论，促使他首次反思自己的身份

与过往选择。“如果勋爵的生活与工作今天看起来最多是一种可悲的浪费，那并非我的过错——我为自

己感到遗憾或羞愧是毫无逻辑的”[3]，这番自我辩解显得犹豫而无力，与他最初欣赏风景时的自信笃定

形成鲜明对比。此时的他，在“道路”的滋养下产生了内省意识，但这份内省仍以“城堡”的价值标准为

出发点——他试图为自己在“城堡”中的经历辩护，却已无法像从前那样坚定，“道路”的反思性与“城

堡”的惯性思维相互交织，构成了他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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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体作为一种形式构成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中人的形象。人的形象始终具有内在的

时空性。”[1]在“城堡”与“道路”时空体的相互渗透中，史蒂文斯的性格呈现出面向未来的转变轨迹，

也兼具两个时空体的特质。他的自我意识经历了微妙变化：从最初受“城堡”禁锢的优越感、自豪感，到

“道路”上的尴尬不适、自我质疑，再到对“城堡”历史与自我身份的深度反思。这种转变并非简单脱离

“城堡”、拥抱“道路”，而是在二者的张力中不断挣扎、调适——“城堡”赋予他身份根基，却也带来

思维禁锢；“道路”给予他反思契机，却无法让他彻底摆脱过往。 

4. 对话性时空体：身份问题的探索 

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核心原则是“对话性”，他也将这一原则融入时空体理论。巴赫金指出，

“时空体相互包含，它们共存，可能交织、替代或对立，相互矛盾或形成更复杂的关系……这些互动的

一般特征是对话性”[6]。在《长日留痕》中，叙事结构通过指向过去的回溯叙事与指向未来的旅行叙事

的并置构建。它们分别是“城堡时空体”与“道路时空体”。史蒂文斯作为两个时空体的参与者，是连接

它们并生成对话的关键元素。过去与现在的并置创造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意义感，并强调了空间的共存而

非时间的历时性。“它不强调事物的形成过程，而是强调同时共存与互动。他将时间的不同阶段视为同

时过程，并探索‘当下’横截面中隐含的空间关系。”[7]因此，《长日留痕》中时空体的对话性指向了

国家与个人身份问题。 
史蒂文斯对个人与国家身份的定义过于简单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他对帝国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的崇

拜与作为管家的职业抱负使他将自己视为达林顿府时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固守从这一时空背景中

衍生的过时且虚幻的帝国身份。不断回溯记忆源于“记忆否定时间并凝固空间”的观念[7]。然而，空间

的转变意味着身份的转变。“道路时空体”反映了战后英国社会的物质变化与新价值观。历史空间与新

时代空间展开了对话。 
史蒂文斯认为，为达林顿勋爵这样的绅士服务实现了他的抱负并为更大的善做出了贡献。“我们每

个人都怀有为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做出自己微小贡献的愿望，并认为作为专业人士，实现这一目标的最

可靠方式是为我们时代的伟大绅士服务，文明已交托在他们手中。”[3]他牺牲了对肯顿小姐的深厚感情，

认为员工之间的浪漫关系有害于家庭秩序。“我一直认为这种关系对家庭秩序构成严重威胁”[3]。此外，

他放弃了家庭纽带，拒绝上楼看望垂死的父亲以维护其职业职责。史蒂文斯对英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与

阶级制度的盲目忠诚体现在他对达林顿勋爵等贵族人物的完全服从上。他接受上层阶级的剥削，并认为

只有像他们这样的绅士才能参与国家事务。“事实上，这些重大事务永远超出你我这样的人的理解。”

[3]因此，在史蒂文斯的价值观中，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超越了一切，英国被认为优于其他国家。史蒂文

斯试图在英国与非英国、自我与他者之间划定明确界限，以确立并巩固其英国国家身份。他对个人与国

家身份的定义方式过于简单与固定。 
“道路时空体”中的深刻社会变革与民主政治话语与史蒂文斯的封闭空间意识展开了对话。史蒂文

斯的旅程恰好设定在 1956 年，这一年英国未能成功控制苏伊士运河。战后，英国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

英国实力的迅速衰落与美国的崛起标志着英国帝国时代的不可逆转的终结。在旅程中，史蒂文斯的美国

福特汽车引起了当地居民的羡慕目光，这表明英国民众习惯性地将美国商品与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并凸

显了英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在莫斯库姆村村民的政治话语中，当地居民哈里·史密斯表达了与史蒂文

斯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对史密斯而言，“尊严”意味着“无论贫富，你生来自由，可以自由表达意见，

并投票选举或罢免议员”[3]。在战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民主逐渐取代了等级制度，使史蒂文斯对旧社

会秩序的盲目忠诚显得不合时宜。 
巴赫金认为，对话的目的是生成思想。思想只有在与其他思想建立重要的对话关系后才能开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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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更新其语言表达，从而催生新思想[6]。“城堡时空体”与“道路时空体”之间的对话促使作为这两个

时空体交汇点的史蒂文斯对其身份进行质疑与反思。这两个空间中不同意识的交流使史蒂文斯的思想得

以更新。在见到肯顿小姐后，史蒂文斯意识到他们逝去的感情已无法挽回。一位陌生老人建议他，“你

得享受生活。晚上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你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现在你可以放松并享受它”[3]。史

蒂文斯在内心接受了肯顿小姐与老人的建议，并与过去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他承认频繁回溯过去是无益

的。“我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并尽力利用我余下的时光。”[3]通过时空体的对话，史蒂文斯的性格

变得更加细腻。人类是时空体的主体。“时间与空间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不能独立构成感知现实世界的因

素；它必须从人类存在中产生，才能被赋予生命力并体现其价值。”[7]历史空间与当下空间的对话是平

等的，没有任何一种话语压倒另一种。史蒂文斯既承认历史过去与自我身份认知的狭隘性，又肯定了其

为理想与抱负所做的努力以及拥抱未来的勇气。这实现了时空体对话的目的。 

5. 结论 

石黑一雄作为旅居英国的移民作家，以“局外人”的独特视角，观察并思考英国社会中个人身份与

民族身份的深层议题，展现出细腻而深刻的文学洞察。达林顿府这一庄园空间，可视为大英帝国权力秩

序与历史传统的具象化象征，其兴衰变迁，映射出帝国时代落幕背景下，传统历史叙事的消解与转型。 
史蒂文斯所秉持的，是以自身文化为核心的认知模式与相对封闭的身份认知，这种认知状态使其在

遭遇时代变革与历史转折时，不可避免地面临认知冲击与身份困惑，而他在旅程中的反思与调适，也构

成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寻求自我认知的典型轨迹。小说结尾处，史蒂文斯的自我意识逐渐萌发，但这种

觉醒并非完成式的“救赎”，也未指向某种确定性的认知终点，而是呈现出个体在回望历史、直面现实

时的思维成长与内心挣扎。 
石黑一雄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呈现出帝国转型与全球化语境下，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议题的多元性

与复杂性。小说所展开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回望、对身份认知的叩问，以及对时代变革中个体生存状态

的观照，为读者理解这一永恒议题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文学阐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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